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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世界遗产魅力
与我们的使命

——与中国世界遗产专家郭旃对话
本报记者 齐 欣

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上图：侯仁之先生是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当之无
愧的“第一人”。在他的推动下，侯仁之、阳含熙、郑孝
燮、罗哲文4位全国政协委员于1985年4月1日提交了

“我国应尽早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提案。1985年11月
22 日，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中
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

下图：1985年12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代表团一等秘书蔡锦涛（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姆博互换《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签署
文本。

中国第二次承办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年度大会 （即“第 44 届世界
遗产大会”），吸引了几乎所
有国家的目光。

再次成为大会东道国和
主席国时，中国作为世界遗
产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不
仅体现在申报、保护了众多
的世界遗产，更在于逐步建
立起融合、独特的世界遗产
价值认知。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
中国世界遗产专家郭旃。

世界遗产体系
集聚人类社会发展智慧

记者：到 202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 将迎来诞生 50 周
年。从这次大会上可以看出，各国也纷纷在回顾
和认真思考这一时刻的意义。

郭旃：世界遗产事业已成为一项不分种族、
信仰、地域和国度，为全人类共同关注和支持的
事业。人们往往由此回溯至1972年通过的《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及其产生背景。两次
世界大战带给人类共同遗产的损害甚为剧烈；自
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也日趋明显。保护人类共同
遗产和环境的国际行动和国际机构纷纷出现。
1950年，墨西哥代表团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出创建一个国际遗产基金的建议，教科文组织也
开始酝酿保护杰出文化史迹的公约；同时当时的

“世界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也参与策划建立
一个关于自然遗产的公约……这些都促使当时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建议将这些建
议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关联文化和自然两方面

的《公约》。
记者：世界遗产体系历经风霜，在当今风云

变幻的国际社会中为何仍有凝聚力和魅力？
郭旃：这 基 于 它 另 一 发 展 脉 络 的 有 力 支

撑，即在各国、各地区、各个族群广泛实践和理
念思辨基础上形成的专业体系。其中，对世界遗
产的认知标准和可持续保护与管理，成为支撑世
界遗产体系不可或缺的专业依据。世界遗产运作
中为此设立了专业咨询机制。可以说，谁同时坚
守了专业和政府间国际合作两条基线，谁就在遗
产领域真正站到了话语权的高位。

记者：专业性和合作性，可以称作世界遗产
的生命线？

郭旃：没错，这两条基线交织在一起所展现
出的可持续利用和传承，是世界遗产事业的魅力
所在和长盛不衰的源泉。尽管作为政府间国际合
作的平台，各种利益诉求也时常冲击着专业底
线，但在人类可持续发展大业中，世界遗产体系
仍可视为迄今最为成功的途径之一。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世界遗产还设定和实行
了监测制度。这意味着世界遗产不仅是对历史和
现状的评定，还是对未来的期许和承诺；不仅有
荣誉和效益，还有责任和使命。

作为“后来者”
中国的贡献在哪里？

记者：中国于 1985 年加入了 《公约》。
如何理解世界遗产与中国国情结合取得的
成果？

郭旃：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始于改革开
放初期。世界遗产理念以及相关国际合作的
规则、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基于国际视角的
哲学思考和全新梳理；这与中国传统的文物
保护体系相结合，确实产生了促进和提升作
用。比如文化遗产保护中对真实性、完整性
和“最少干预”原则的全新关注、强调；维
修工作中对可识别、可逆等原则的遵循以及
对文物环境的重视等。

虽然中国各遗产地面临保护与发展相
互协调的种种困难和压力，但迄今没有一
处被列为“濒危遗产”，更未出现面临被除
名的境地。中国确实交出了一份令人赞赏
的成绩单。

记者：在 《公约》 生效之初，不断有国
际人士呼吁：“如果没有中国的签署，就不是
完整的，是不可思议的”。那在《公约》即将
走过50年的历程中，如何看待中国的位置和
贡献？

郭旃：正如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那样，中
国的加入，也使得世界遗产宝库得以丰富和
完整。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体现在
对待自然和历史的态度上，这为世界提供了
独特的范式。诸多来自中国的自然遗产、文
化遗产 （含文化景观）、文化和自然复合遗产

丰富了世界遗产体系，中国传统的古建筑维
修技艺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广泛推广。

记者：在动态的、变化的世界遗产发展
特点中，中国有没有处在前沿的实践和理论
总结？

郭旃：在世界遗产的各个分支体系中，
中国都有不俗的表现。比如在系列遗产领域，
中国的系列遗产数量众多，各具内涵与特色，
保护成效显著。2010年瑞士易廷根专题国际专
家会议之后，“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关
于系列遗产的定义和规定发生了重大变化，由
局限于相对单一的组合形式，演进为注重更大
文化主题的表达，表述人类进化史的内在逻辑
关联和多样表现形态。中国的“登封‘天地之
中’历史建筑群”组合申报项目的创立和成功
登录《世界遗产名录》过程，为这一演进提供了
首个里程碑式的范例。

“文化线路”是公认的对人类多元文明相
互理解、尊重最具积极意义的见证和载体，
其中的丝绸之路，更被誉为“无与伦比的存
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
申报成功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
路网”率先实现了对这条伟大历史线路的国
际认证；其名称的确定也体现出国际语境中
丝绸之路关键的时空节点。

记者：这些实践过程尤其是成功的结
果，很明显都提供了可信、可鉴的经验。

郭旃：无论系列遗产还是文化线路，申
报和确认的过程也都会涉及各国申报的统筹
规划。一般来说，系列或线路遗产组合中先
期成熟的可以率先成为一个世界遗产单位，
从而为后期潜在的集体申报提供先行的有力
验证和支撑。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丰富且
全面。

1982 年至 2009 年，郭旃在中国国家
文物局工作，经历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领域从初期发展至今的全过程。2005 年
至 2014 年，郭旃担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 （ICOMOS） 副主席，曾参与 《奈良
真实性文件》《西安宣言》等文献的研讨
制定；现任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
会主任委员。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第 44 届世界遗
产大会先后审议并顺利通过我国丝绸之路：
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布达拉宫历史建筑
群、澳门历史城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
观、武当山古建筑群、长城等 6 项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状况报告。其中长城被世界遗产委
员会评为保护管理示范案例，这是继2018年
大运河之后，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再
一次获此殊荣。

本次大会共对 255 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
报告进行了审议，仅有 3 项世界遗产荣获保
护管理示范案例，长城是唯一一项文化遗产

项目，另外两项分别是科特迪瓦的自然遗产
塔伊国家公园和科莫埃国家公园。长城保护
管理实践为各国开展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和系
列遗产保护贡献了卓有成效的“中国经验”
和“中国智慧”。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我国其余 5 处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状况均作出正面评价。大会决议
赞赏我国在实施武当山遇真宫抬升项目和
制 订 实 施 遗 产 管 理 规 划 等 方 面 作 出 的 努
力；对西藏大昭寺反应性监测，以及对我
国促进西藏传统工艺发展、为朝圣者和游
客制定相关政策表示赞赏；肯定“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遗产研究、价
值阐释、遗产监测、公共宣传和利益相关者
参与等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鼓励中、哈、吉
三国进一步发挥政府间协作机制作用；认为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有效回应
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注意到澳门
在特区总体规划制订和实施中作出的积极
努力。与此同时，决议重申，各国在世界遗产
地开展相关建设开发项目前应充分开展遗
产影响评估，均需提前向世界遗产委员会
通报可能对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造成负面影
响的重大项目计划。

世界遗产发展的
本土化表达

记者：世界遗产为世人提供了信息：不同文
明、文化是可以互通互鉴，携手共荣的。各国也
会从中发现自我，增强身份认知和自信，如何理
解各国本土化的表达？

郭旃：在遗产理论和操作体系中，各国本土
化的表达也必须被充分尊重和包容。在中国文化
遗产—文物保护领域，看似和国际语境有诸多不
同的本土行业表述，其实都有内含的共通之处。
梁思成先生所倡导的“整旧如旧”、保护维修要

“老当益壮”而非“返老还童”、不得已的增补措
施要做到“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遗产
与周边环境“红花还要绿叶托”等，也都生动地
对应着真实性、完整性、最少干预、可识别、保

护遗产还要保护相关背景环境等国际通用原则。
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中国文保先驱的心路历程和
发展轨迹。

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对遗产的认识和做法
都是动态但又基于特征和规律的。“变化的世界
遗产”或许更应该被认知为“发展的”或“演进
的”。这需要知悉来路、前人和未来方向，坚守
初心和目标，以此实现世界遗产永续利用的根本
与长远目标。

中国6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
通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隔空对话

敦煌石窟以 4 至 14 世纪的艺术和文献遗存闻名于世，目前已走过
1650多年。石窟中所保留的壁画、彩塑等艺术珍品，是多种文明交流与
碰撞、融合与创新的结果，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美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和
世界艺术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敦煌，让年轻人重新认识敦煌”，此次展览将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在高 12 米、总面积超过 1500 平方米
的展示空间，打造了一座全沉浸式光影世界，再现了敦煌石窟文化的艺
术魅力。

“每一个场景都十分震撼，有一种千年历史在你眼前徐徐展开的感
觉。画面清晰细腻，苍茫沙漠中的骆驼、精彩绝妙的壁画……都非常逼
真，让人身临其境。”参观者王女士说。

据策展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个画面以敦煌特有的朱红、石青、石
绿为主色调来进行展示，以彰显中国传统的色彩美学。除了视觉体验，
音乐还运用了经典的琵琶以及箜篌、鼓、琴等乐器。

“作为一个岩彩艺术家，我尽最大努力将敦煌壁画的美复原出来，让
大家了解这种中国古典绘画样式。”壁画 （岩彩） 艺术家鲍营说。

据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介绍，展览借200余幅常沙娜、鲍营等
艺术大家重绘的敦煌壁画作品，通过动静结合、虚实相宜的数字光影展
陈方式，带领观众走入光影时空隧道，穿梭于过去与现在，让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在当下隔空对话。

艺术与科技相辅相成

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金生看来，“遇见
敦煌·光影艺术展”是致力于让文物“活起来”，以现代科技手段传播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确实，展览核心仍是中华瑰宝、享有东方艺术博物馆美称的敦煌文
化艺术，形式上则通过先进的光影数字技术，对敦煌壁画进行了全新的
创作和演绎，使观众可以沉浸其中，穿越历史，在流动的光影艺术中感
受敦煌的魅力。

谭平也指出，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借助“互联网＋”和
“数字＋”，不但有助于增强展览的传播力、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且可以
赋予文化遗产新的生命力。

本次展览艺术顾问、中央工艺美院原院长常沙娜作为国内外知名的
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少年跟随被誉为“敦煌保护神”的
父亲常书鸿在敦煌学习历代壁画艺术，后来，她将熟悉的敦煌图案运用
到艺术设计中，为敦煌美术运用开启了另外一扇大门。常沙娜表示，艺
术与科技结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艺术与科技互相成全、美美与共，可
以快速地让更多人了解丰富的文化，“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是一种新
的实验与实践。

“我对敦煌的感情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是我在生活中时刻不忘说敦煌
的美好。在追逐文化流行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文脉的根基。‘遇见敦
煌·光影艺术展’是科技故事的开始，希望大家一起传承敦煌艺术与文
化。”常沙娜说。

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

不少观众注意到，“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是“全球首展”。就此，
谭平指出，“希望展览能够‘走出去’，这也是历时近两年打造的这个展
览的思路——中国风格、文博内涵、国际表达”。

主办方代表、北京中创文旅集团董事长秋童说，之所以将光影展作
为展陈形式，一方面希望让不可移动的敦煌石窟文化和艺术走近普通民
众生活，另一方面希望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在吸引更多年轻群体感受
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增强国际间文化交流，让敦煌文化通过新形
式传播到世界各地。

与“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开幕同日举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表示，中国拥有丰厚的文物文化
遗产资源和优秀传统文化，要充分利用网络、科技等元素，以青年人喜
闻乐见，更加能够引领国际潮流的手段和形式，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
出去。

在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共识下，文博专家将关注点放在如何“表
达”上。

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表示，此次展览是对中华文化
遗产展示工作一次新的探索，“说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从展示文物的
角度而言，既要用国际上观众能懂的语言，同时也要关照展览脉络的完
整性。”

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陈叙良强调，艺术展和历史展既有交融，也有
区别，要注重“表达”的逻辑性和叙事性，让观众有历史和艺术的双重
体验感，“表现形式和内容呈现之间，并不矛盾”。

题图为“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现场。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在全沉浸光影中“遇见”敦煌

赋予文化遗产
新的生命力

本报记者 赵晓霞 郑 娜

壁画上的飞天伴随敦煌乐声轻盈起舞，
来往行商在丝绸之路上熙熙攘攘……日前，
于北京开幕的“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全球
首展”借助3D光雕数字技术，通过48台高
清投影，将千年历史与敦煌艺术凝缩于一方
炫彩夺目的沉浸式空间。


